
人体最神奇的器官

闲坐烹茗

■陈幼芬

人体的最小单位是细胞。细胞
的聚集形成组织，组织的融合构成器
官，器官的排布造就了系统。心脏泵
血，肺脏换气，肝脏解毒，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舌尖上五味俱全……生
命，正是在单个器官的正常运作和多
个系统的密切配合下，才有了人间烟
火的气息。

人体，这部宇宙间最为精密的机
器，在现代医学孜孜不倦的探索下，未
知领域正在一步步缩小。然而，人还
有一个神奇的器官，不容忽视。它看
不见，摸不着，但无时无刻地主宰着人
们的生活。

它如风，大象无形，却能在心海里
掀起飓风，卷起千层浪；它如雨，润物
无声，能滋养心田万物隽美，凡事端正
安详。有时，它沐浴在白昼的阳光里，
温暖敞亮；有时，它被无际的黑夜笼
罩，沉沦其间辨不明方向。有时，它大
无边，浩瀚万顷，无所不能容纳，有时，
却如针尖和麦芒，细腻到无可救药。
它有时轻，中空如竹，轻盈飘忽，它有
时重，如磐石负背，举步维艰。更多时
候，我们根本无法拿言语形容它！一
描绘，就会犯错；一解释，就是画蛇添
足；一定义，可能谬之千里。它，就是
人的心灵。

一颗只有血肉没有灵魂的心脏，

只是一只机械泵；一双只收五颜六色
不识四季美好的眼睛，称不得慧眼；一
个只有皮囊没有丰富心灵的人，只是
一个机器人。

同为器官，心灵也是有其功能
的。它有点石成金之力，让躯壳变得
鲜活丰满；它有流通互动之功，让能量
循环别具意味；它还有磁场共振之妙，
让人们彼此识别同频相吸。

如果你问，它究竟长在哪里？我
还真说不太明白。有人说，它长在
大脑里，所以有思想；有人说，它长
在心脏上，所以知良善；还有人说，
它借由五脏六腑的承托，才有七情
与六欲。这似乎是个千古难题！我
并不知道正确的答案，但我知道，虽
然它姿色各异，复杂多变，游移不
定，只要你我足够用心，就能常常遇
到它。

多年前，我陪一位三十多岁的病
人，等待她的乳腺肿块快速切片结
果。躺在手术台上的她，心情与翘首
在外的亲属们一样，焦急不安。在二
十几分钟的间隙里，我们聊着家常以
缓解她紧张的情绪。当被告知冰冻切
片里找到癌细胞的那一刻，她原本还
能说笑的嘴唇，瞬间僵住了，整个手术
间的空气，凝固在久久的沉默里。无
影灯的光束，晃在她的头顶，极其刺目

耀眼。她似乎被突然抛到了一座暗黑
的孤岛，所有美好的愿望和生的希望，
被那无尽的黑，吞噬得一干二净。我
呢，黯然闭嘴，再不说话，因为说什么
都显得多余。但我还是向她保证，让
她在接下来的扩大根治术中全程无
疼。术毕，沉睡三个小时后的她，再次
睁开双眼。她没有开口问手术的情
形，更为急迫的，是她那想要汩汩直流
的眼泪。我的纱布，擦得尽一时的泪，
却拭不尽她丧失的痛楚与内心的无
助。她心灵的哭泣，一旁的我，听得真
切。

几天前，我与好友们一起，看王志
萍与丁小蛙领衔主演的越剧《蝴蝶
梦》，再遇庄周。庄周梦蝶，有放下执
念、接受人生变幻无常的寓意，但该戏
取名《蝴蝶梦》，只是借其寓意，讲述的
是庄周试妻。年轻的庄周求道心切，
新婚三日后就别妻远游。十年后，须
发羊髯，已成半老头的庄周回到家中，
见到含情脉脉、美艳如初的妻子田秀
时，猜忌心起。联想到途中偶遇的别
嫁心切的新寡妇，与潇洒倜傥的楚王
孙，醋意难遏，最后决定诈死试妻。感
情是经不起试的，田秀最后臣服在了
百般挑逗的楚王孙的浓情蜜意里。真
爱也是不容亵渎的，田秀识破假扮楚
王孙诱妻移情的庄周后，决绝分手。

庄周十年修得的半仙之功，一到家就
败在了私情小爱里，成了凡夫俗子。
梦蝶讲道，警示的是他人，于己则无
效，他自嗟年老，就容不得娇妻年轻美
貌。当然，猜疑换不来真爱，庄周试妻
而失妻，为观众竖起了一面人性的明
镜。

台上台下，戏里戏外，拨动我们心
弦的，是人的心灵。心灵的空间里，将
心比心，是不变的真理。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是一种推己及人的同理。己
所欲，不施于人，是一种宽容异己的大
爱。心灵，以身体为屋，浸透于情，演
绎自己的缤纷，为世界增姿添色。我
不敢想象，没有了心灵的世界，将会是
怎样的枯燥与乏味？！

在我眼里，每个人都是有心灵的，
它是人来到地球的标配，而且，每个人
的心灵都蕴含着丰富的宝藏与资源，
其独特性无比珍贵。

当然，心灵也不是生来就以其强
大和美好彰显人前的，它也需要不断
地呵护培养、修葺重建与升华扩张。
它也有病了的时候，但并不需要彻底
切除，只需要内省领悟，就有可能旧物
利用，化废为宝。因为，答案只在自
身，不在别处。

不雕不成器的，是玉，也是人的心
灵！

梦笔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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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最熟悉的村庄，除了
我们自己村，就是严庄。

严庄离我们村十来里山路，这中
间，还有四五个村庄，除非太渴了，或
者突然下大雨了，奶奶才会牵着我的
手，走进其中的某个村庄，讨口水喝，
或者在谁家的屋檐下躲躲雨。大多
数的时候，奶奶都是领着我，直接从
我们村，径直走到严村，仿佛一路上
那些村庄都不存在似的。可我更愿
意在有个村停下来，那个村有一棵很
大的枣树，赶到枣子成熟的季节，你
总能从树下的草从里，找到一两颗被
人遗漏的枣子，甜得透心。可是，奶
奶不让我停下来找枣子，她不是说枣
树还没开花呢，就是说枣子早被人家
用竹竿打光了。就算没有枣子，走了
这么远的山路，是不是也该歇歇脚
了？奶奶笑着说，我一个老太婆都不
累，你个小娃子累什么？拽着我，继
续走。

只要是去严庄，奶奶总是很急迫
的样子，出了家门，往严庄的方向走，
她的脚步就变得又碎又急，一刻不肯
停下来。从我记事起，她第一次领着
我去严庄，就一直是这样。但我一点
也不觉得严庄有什么好玩的，严庄唯
一吸引我的，是一个比我奶奶更老的
老太婆，她有时候会偷偷塞一块蜜饯
什么的给我，如果不是蜜饯的甜蜜让
我实在无法抗拒的话，我真不愿意从

那双干巴巴，又黑又脏的手上，接过
任何东西。她脸上的褶子，比我奶奶
的还多，她的腰杆，比我奶奶还佝偻，
她的牙齿掉得差不多了，讲出来的
话，又沙又哑，我既听不清她说什么，
也不乐意跟她说话。

奶奶却跟她有讲不完的话。奶
奶赶了十几里的山路，当然不是来跟
她说话的。大多数的时候，奶奶来到
严庄，比在家里还辛苦，奶奶要帮那
个比她更老的老太婆下地干活，要帮
她将被子衣服全部洗一遍，冬天的
话，还要用塑料皮围个圈，帮她洗个
热水澡。整个白天，奶奶都在不停地
忙碌，只有到了晚上，奶奶和那个比
她更老的老太婆，钻进了一个被窝，
两个老太婆，开始讲话。在严庄，这
个又矮又破又小的房子里，我躺在两
个老太婆中间，被两个苍老的声音裹
挟，无聊透顶，无趣至极。有一次，我
在睡梦中，被一阵吃吃声惊醒，原来
是两个老太婆，不知道说起了什么，
笑出了声，笑得腰更弯了，在被子里
蜷成一团。多年以后，我在睡梦中被
什么声音突然惊醒的话，还会忍不住
回想到小时候的那一幕，奶奶留在我
记忆里的声音不多，且大多越来越模
糊，唯那夜的笑声，仿佛镌刻在了我的
脑海深处，清晰，深刻，不时迸发出来。

每次跟奶奶去严庄，我们一般只
会住一晚，第二天就得往回赶。奶奶

将我带来了，家里还有两个更小的妹
妹，她们也需要奶奶照顾。比奶奶更
老的老太婆，拄着一根树棍子，将我
们送到严庄的村口。奶奶让我喊她
太太，跟她道别。每次去严庄，第一
眼看到她的时候，我喊她一声太太，
走的时候，再喊一声，这差不多是我
和她的全部交流了。从严庄回自己
的村庄，我总是走在前头，按我奶奶
的话说，跑得比兔子还快。奶奶不一
样，奶奶走出严庄的时候，脚步总是
拖拖沓沓，好像严庄的土，粘她的脚
一样。直到走过了严庄后面的一个
村庄，回头看不见严庄了，奶奶才突
然加快了脚步，出来一天了，我们自
己家里，有太多太多的活，等待奶奶
回来忙乎呢。

有一次，爸爸急急忙忙对我和妹
妹们说，快，我们去严庄。奶奶已经去
了几天了，这是我印象中，奶奶唯一一
次没有带上我，一个人去了严庄。为
什么突然又让我们全部去严庄？爸爸
说，太太没了。我不知道什么叫没了，
是走丢了吗？她都那么老了，还能走
到哪里去？再说，奶奶这几天不是一
直在严庄吗？她怎么没有看住比她还
老的老太婆，让她走丢了呢？

到了严庄，奶奶看到爸爸，突然放
声大哭。我很少看到奶奶哭得这么伤
心，这让我害怕。我看到那个比我奶
奶还老，我喊做“太太”的老太婆，干瘪

地，直挺挺地，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
那是每次我和奶奶来严庄，所睡的土
炕。
这一次，我们全家在严庄，住了几晚，
直到将比我奶奶还老的老太婆安葬。

这一次，我们全家在严庄，住了
几晚，直到将比我奶奶还老的老太婆
安葬。

从严庄回来，我们一家人默默地
行走，走到半路，奶奶突然停下来，回
头看了一眼，“哇”地大哭。我们都停
下来，陪着奶奶。奶奶摸着我的头，
抽抽搭搭地说，“奶奶再也没有妈了，
奶奶没有家了……”

那一年我6岁，我不能理解奶奶
的话，我们不是有家吗？

24岁那年，我的爷爷去世，31岁
那年，我的奶奶也去世了。我是在爷
爷奶奶身边长大的，爷爷奶奶的家，
就是我的家，没有了爷爷奶奶，在那
个从小长大的村庄，我就再也没有家
了。而那个严庄，我更是很多年没有
去过了，它和我的村庄一样，永远地
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那里，曾经有
奶奶回家的路，也有我回家的路，它
们，曾经是奶奶和我，在这个世间，最
温暖的归途。

世上最温暖的归途
■孙道荣

夜航船

湘湖新苗

■顾逸辰

母狼的梦母亲的梦

烟火人间，有人伴我，以爱之名，寻寻觅觅，为
梦而来。 ——题记

灶台前忙碌的身影，耳边反复的叨唠，床边轻
柔的摇篮曲……记忆里，那些琐碎的生活片段似
乎都可以由“母亲”所串联，从母亲的身上，我们能
感受到的总是如水般的温暖与包容。但是，却又
有这样一个超乎我们认知与想象的“母亲”，被作
家沈石溪带到了我们的面前。这就是他的力作
《狼王梦》

作为一只母狼，紫岚为了孩子的降生，在尕玛
尔草原的冰天雪地里艰难求生，毫无疑问，她和世
界上大多数母亲一样深爱着自己的孩子，这种关
爱亦不只是柔风细雨的关怀和温暖宽容的爱意。

印象最深刻的是，蓝魂儿落入圈套，被捕兽笼
给夹住时，紫岚忍痛咬断蓝魂儿喉咙的那一刻。
那时的我不禁泪流满面，内心久久震荡，满心的震
撼，无法言说……

狼与人或许不同，但母亲的身份却是相通的，
紫岚维护孩子尊严那一刻的冷酷和果决，也使我
想到了我的母亲。生活中，她细致周到，体贴入
微，用极致的柔软熨帖着幼小的我慢慢长大。但
是，她的柔却又充满韧劲，她的爱不是无底线的纵
容，她的手中永远紧握与我相连的风筝线，在我偏
离方向，或在大风中摇曳不稳时，调节松紧。

或许这就是她们作为母亲的智慧，在生死交
关之时，在大是大非面前，依然能够摆脱自己作为
母亲的盲目，从容丈量孩子生命的高度。

紫岚是一个伟大的母亲，但她却又不只是一
个围绕着孩子嘘寒问暖的母亲。一路走来，她始
终不忘心中的梦想。

为了心中那个热切追求的“狼王梦”，她苦心
筹谋，费尽周折培养孩子。但是命运却总是和她
开玩笑一般，让她与之擦肩而过，而每一次的擦肩
而过都意味着失去。

龙应台在《目送》中写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
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
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而紫岚与黑仔、蓝
魂儿、双毛的亲缘便是一次次地目送着他们逝
去。其实紫岚失去的何止是这些，她如紫色云雾
般的美丽身姿，她美好的爱情……直到与金雕同
归于尽，失去自己的生命，却依旧无怨无悔。

紫岚为了梦想的无限付出让人感慨。通往梦
想的道路，从来不是坦途，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可
值得庆幸的是，这一路都有母亲的支持与陪伴：当
我自我怀疑时，她望向我的目光永远坚定；当我自
得自满时，她对我的规劝约束着我的浮躁；当我停
滞不前时，她带领我前行的脚步却依旧有力。

母亲是逐梦路上指引我的明灯。她的行动，
正如紫岚的梦想始终如一，让我明白，心之所向，
执着信仰，才能一步一步实现所思所愿。

人之一生，最怕心中无光，庸碌虚度，而紫岚
或许正是如此，才会勇敢追梦，在失去与追寻中不
断前行，将爱的智慧和梦想的力量弥留于我们心
间，激励我们去追寻灵魂的光亮！

（作者系回澜小学学生，指导老师钱文红）

人间最美味的月饼

万家灯火

■俞和良

网上说月饼起源于殷或周，而我
更愿意相信起源于周，因为老周每年
给我寄土灶月饼。

周日，“秋老虎”从保安室的窗户
里探进头来，在货架上扫来扫去，“哇，
百鸟朝凤、花好月圆、七星拱月啊！”
京式、广式、苏式、潮式、滇式，层层叠
叠、琳琅满目。

今年的月饼登场早，月亮还是一
把镰刀，就来收割亲情爱情友情了，而
且种类比城里的星星还多，但万变不
离其宗，换上马甲的月饼还是月饼。
苏东坡有诗云：“小饼如嚼月，中有酥
和怡”。清人袁枚《随园食单》曰：“酥
皮月饼，以松仁、核桃仁、瓜子仁和冰
糖、猪油作馅，食之不觉甜而香松柔
腻，迥异寻常”。老周寄我的就是这类
传统的月饼，月饼的油纸上印着“杭县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过在我看来，把

“非”字去掉或许更加贴切，毕竟月饼
本身就是物质，至于文化那是东坡市
长们玩的雅兴。

我说：“老周，一下寄20筒呀，足
足20斤呢。”老周说，“不贵的，我一
箱还没有广式月饼角落里的一只迷你
月饼贵。”这个我相信，曾经的月饼沾

染上了铜臭，有的礼盒里嵌着一量装
的茅台，有的嵌入金币银币之类的。
有一段时间月饼与挂历等还列入由风
及腐的反面典型，月饼跌落了神坛。

近年，月饼洗心革面，重回寻常百
姓家，偶有创新也没有脱离群众，如比
较文艺范的纳凉月饼，是把百合、绿
豆、茶水糅进月饼馅精制而成，吹嘘有
清润、美颜之功效，受到爱美女士青
睐。一些高手推出所谓的保健月饼，
有钙质月饼、药膳月饼、含碘月饼等系
列，专钓老年人的钱包。周小平也直
播带货：说什么云腿月饼是最好的月
饼，还不接受反驳。最近，听说发烧友
在研究“元宇宙”月饼，一款适合年轻
人的游戏月饼。

快递小哥说：你这月饼也太香
了。我抬头一看他的嘴里竟然流出了
一条大河。那就送你一筒吧。他连声
说：“谢谢、谢谢你！”我说不用客气，要
谢就谢老周去。刚要拔腿，旁边的保
安冲着快递员说，见者有份，你可不能
吃独食。见快递员很犹豫，不给吧，这
地盘是保安管的，以后想停车就难
了。给，总不能给一只吧。见他很犯
难，“那个，保安师傅你也拿一筒吧。”

我取出一筒给保安。保安笑着说，“你
这月饼就是香啊，门岗里放着的月饼
样子倒是很好看，就是闻不到香味。
那天一盒月饼破了，掉地上像只轮胎
转了好几圈也没破。”我抬起头看他，
他烧炭的嘴里竟然也流着一条大河。
我像扛子弹箱似的往家走，回头看见
快递小哥坐在小马驹上津津有味地吃
着，那个保安则双手捧着月饼“衔来满
嘴泥。”

土灶月饼皮薄酥脆，吃到嘴里，那
甜味咸味清香味在唇齿之间萦绕不
散，而广式潮式月饼则像泥瓦匠刷墙，
粘在牙齿上专给蛀虫施肥。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我没见过，但
天上掉馅饼的事是有的。13岁那年
我到村里代销店去打酱油，路过知青
楼，听到楼上窗户上几个男女知青叽
叽喳喳的。突然头上像是被泥巴砸了
一下，头上衣服上全是沙尘。刚要恼
火，定睛一看脚下是一摊月饼馅儿。
现在想起来，那一定是只白沙月饼，虽
然形散了，但皮尚存。回到家里，妈妈
一边帮我掸掉头上的末末，一边喃喃
自语，是谁用月饼砸人。这时我的小
弟小妹两个“拖油瓶”进来了，“哥哥我

也要吃饼饼”，他们扯着嗓子叫。妈妈
说：“哥哥哪有饼饼呀！他只有一扇排
骨。”“好的，哥哥给你们吃饼饼，但你
们要听话哦。”他们点头表示同意。我
带着小弟小妹爬上了竹榻，我说你们
把眼睛闭起来，我要变戏法了。我小
心翼翼地把背心从裤带里抽出来，我
的腰间露出了一圈厚厚的末末，那是
月饼砸到头上时掉进去的，小弟小妹
瞬间瞪大了眼睛，一只小手弯成拱形
贴在我肚皮上兜着，另一只小手小心
翼翼地把碎末末从我腰间抠下来，慢
慢堆成了沙丘。小弟小妹闪着光的眼
睛盯着手心的沙丘，像下了个郑重决
定似的，狼吞虎咽起来。末了还吐出
鲜嫩的舌头舔了好几圈。小妹妹了抹
嘴巴，意犹未尽，“哥哥我还想吃”，她
干涸的鼻涕像月饼的脆皮粘在唇上。
我左一个右一个把小弟小妹的头拉到
腋下，紧紧地抱着他们。我告诉他们
将来哥哥一定给你们吃整个的月饼。

每逢中秋，月圆之夜，思绪总是湿
漉漉的，泫然欲泣。愿有岁月可回首，
且以深情共白头，曾经的沧海，早已换
了人间，好像雪糕月饼透明清凉、融化
于心。

湘湖诗会

■朱超范

壬寅中秋

一
冰魄还从海面浮，闲云已被夕阳收。
何须王母琼箫弄，不必吴刚玉斧修。
桂迹清香遗半夜，蟾光寒影落中秋。
金壶滴尽笙歌歇，天外阴晴特别幽。

二
碧天玉碾真无际，扫却浮云景更新。
凉气盈窗秋气度，清光凝露月精神。
诗坛寂寞难能久，岁色推移只会伸。
相伴婵娟思独立，应知萧索认吾身。

三
璧月当空夜未阑，玉人谁与倚栏干。
桂开仙阙添清赏，轮满幽庭忆旧欢。
万里乡心今夜好，一年秋色此时看。
天涯骚客须传语，诗思无妨更漏残。

四
菊花开处岂孤芳，蟾桂飘来夜夜香。
碧汉桥浮乌鹊歇，残荷叶束素娥伥。
为看此夕秋才半，不记长天夜未央。
百尺竿头当跨步，功名利禄觉寻常。

五
玉兔光中愿久陪，暂离书案望蓬莱。
天凉桂子青空漫，江极涛头瀚海开。
羁客盘桓争赏识，佳人渺邈独徘徊。
遥看银汉中秋月，意欲推敲把酒杯。

六
由来寻梦到仙区，想象蓬莱物态殊。
不忘秋风飘澥海，已知明月度江湖。
青山又瘦陶潜菊，碧水还肥张翰鲈。
楼上仲宣聊慰否？千里高瞻入画图。

七
斗酒敲诗漏几更，未因萧瑟使魂惊。
浮云欲改寒鸦色，高宇还留玉兔清。
彼夕不如今夕好，此年已胜昔年明。
已将尊酒酬良夜，满目星辰答宦情。


